
1990 年 9 月，我学校毕业后成为乡村

小学一名代课教师。1993 年 10 月，《人民

日报》在全国举办观看百部爱国主义影片
征文活动。我写了一篇观后感《学生肯认错

了》寄给《人民日报》。1994 年 1 月 5 日《人

民日报》在三版全文刊出，当时我所在的小

学没有订阅《人民日报》，也一直不知文章
已发表。

当年 1 月 28 日《家长导报》全文转载

了《学生肯认错了》一文，并配发沈耕夫老

师写的评论。沈耕夫，建湖县近湖镇中堡村
农民，一个经常出现在全国大报大刊上的

新闻界名家。从那以后，我与沈老师一直不

停地书信往来。他指导我写作，教导我做
人，激励我前行。

同年 11 月，我应聘到原洋河乡做通讯

报道员兼自办节目编辑。沈老师知道后，多

次写信鼓励我，教会我如何积累新闻素材、
如何采访、如何写作，使我在新闻写作道路

上不断进步。在沈老师的悉心指点下，我采

写的消息、通讯等新闻作品经常刊登在各

级报刊上。
在沈老师的指点下，我的新闻写作水

平得到快速提升。1995 年 9 月，我采写的

段金芳收养渔家孩子寄住在家读书的人物

通讯《116 个孩子的“妈妈”》先后刊登在
《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党的生活》《现代

农村》等全国 40 多家报刊上。这篇人物通

讯也先后被评为全国地市报、县（市）报好

新闻一、二等奖。
当沈老师得知我采写的这篇人物通讯

先后获全国及省市多个大奖后，破例用电

话和我通了半个小时。除鼓励我继续努力
外，还一再叮嘱我要做到眼勤、耳勤、腿勤、

手勤，多跑基层，多捕捉鲜活的素材，并相

约有机会见一面。

好事如愿。1997 年 4 月 12 日，盐城市
1995-1996 年度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

暨新闻写作培训班在盐城劳动宾馆举行。

出发前，我得知沈老师也参加，就迫不及待

地想和他见面。当天下午，我一到宾馆就先

去拜访沈老师。当我自报家门时，沈老师盯

着我看了几眼后，快速握着我的手说：“我

们终于见面了。”我也盯着他看了几眼，眼
前的沈老师不像 56岁，倒显得比实际年龄

大了很多。

几天的培训中，白天我听报社老师讲

课，晚上沈老师为我开“小灶”。短短的几
天，使我对新闻写作知识、采访技巧、语言

组织等有了更深理解。

入职通信企业后，我年年被《江苏邮电
报》、中国电信盐城分公司表彰为“优秀通

讯员”。有多篇作品获评全国邮电通信报纸

优秀新闻三等奖，江苏省报纸副刊好作品

三等奖，全国工会好信息优秀专栏奖等，并
在《人民邮电报》、《江苏邮电报》举办的征

文比赛中多次获奖。沈老师每次得知我获

奖后，总会打电话鼓励我。

2001 年 6 月，沈老师的作品集《耕夫

之歌》出版，便第一时间邮寄一本给我。我

利用三天的时间，认真拜读全书，从中悟到

了新闻写作的道理。
2004 年 11 月 28 日，我利用星期天的

时间，约了陈健康、李建霞等文友一起去建

湖看望沈老师。沈老师得知我们要去看望

他，非常高兴。当我们车子到他家门前路上
时，远远地就看到沈老师站在寒风中等候。

回到屋内，他早已沏好茶，我们拉家常式的

聊起新闻写作。他笑着对我说：“这也是弥

补 1998 年我举办新闻写作培训班你们没
来的遗憾。”

在聊天中，沈老师教导我们做人和写

文章都要低调。好文章，自然就有人抢着去
看……

相聚总是短暂的。回来后，我一直铭记

沈老师的教诲，并期望再次相聚。

可这一愿望永远定格在 2005 年 3 月
3 日，沈老师不幸离世。

在我历届老师的花名册中，虽然没有

沈老师的名字，但沈老师却教会我很多新

闻写作知识和做人的道理。这份特殊的师
生之情，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怀念恩师
陈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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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藏温泉，金菊紫草吐香涎。
神州十月铺锦绣，《歌唱祖国》声震天。

浅游归来步未闲，如画鹤乡续诗篇。

鸟唤晨曦催梦醒，车轮滚滚任在肩。

十月·长假
文心

题记院时值金秋，正当菊花吐艳时。江苏省省级机
关《晚晴》诗社社长赵克舜教授一行，光临鹤乡菊海等

景点采风。余有幸陪同学习，触景生情，吟七律《咏菊》
一首，词《满庭芳·观洋马菊海》一首以纪行。

七律窑咏菊

一从陶令菊诗扬，骚客追随诵咏忙。

写叶写花歌傲骨，颂操颂节赞寒香。

千年绝唱神州续，万首佳篇海外芳。

拙笔词穷无妙句，感恩药用佑民康。

满庭芳窑观洋马菊海

枫叶涂丹，金英吐艳，雁鸣报道深秋。多情细雨，浸

润菊丛柔。秀色可餐忘返，更甚者、不息歌喉。迷人景，

香飘十里，陶醉解千愁。

鹤乡添一绝，射阳仙境，名播神洲。湿地美，身临菊
海鸿畴。画意诗情泉涌，众墨客、举步回头。花厅内，洞

天瑶圃，疑是入琼楼。

十里菊香吟
颜玉华

新时代，万紫千红百花放，
新射阳，龙飞凤舞迎朝阳；
放眼望，世遗湿地环境美，

好生态，引来飞翔金凤凰；
聚智慧，科学发展创大业，

看明日，黄海明珠放光芒。
环保人，党员干部擂战鼓，

众乡亲，群策群力紧跟上；
振兴城乡绿色引领，
整治环境一着不让；

天蓝地绿风和日畅，
林网纵横清水流淌；

百万人民笑颜开，
社会主义花果香。

众说苏杭环境美，
哪比射阳湿地广；

敞开胸怀深呼吸，
延年益寿体魄壮；
万担皮棉登京榜，

虾丰蟹盛鱼满舱；

大米药材成名牌，
远销五洲四大洋；
脱贫致富奔小康，

安居乐业心欢畅；
滩涂珍禽鹤影舞，

生态文明靓鹤乡。

生态文明靓鹤乡渊歌词冤

江正

湖面如镜一望平，风来波漾涟漪清。

翠鸟柳枝寻伴侣，野鸭戏水一群群。
音乐喷泉多姿态，神闲气定心绪宁。
树木花草笑迎客，观赏游玩不枉行。

秋游千鹤湖公园
孙万楼

柳沟诬陷肆风狂，血染山河华夏殃。
八载悲歌如恶梦，九州同忾逐犲狼。

生灵炭墨凄惨绝，天日雾蒙昏暗凉。

警报嘶鸣昭后世，磨刀霍霍护边疆。

铭记九·一八
王淑云

老家黄沙港镇离我居住的县城合德镇

也就四十来里地。可就这四十来里地，就似

那千山万水，隔得我十来年都没能回去看
一看。听家乡来县里办事的人说，黄沙港变

化可大了，就连我那一直在贫困线上兜圈

儿的四弟家也摘掉了贫困帽。

百闻不如一见。我真的该回老家看看，

以辨真伪。一个风清气爽、艳阳高照的秋
日，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渔村———黄沙

港，车子一直开到我四弟的家门口。

前些年，我四弟李子朝是村里标准的

“贫下中农”。为了摘掉这顶并不光彩的帽
子，他远赴南方打工，几年过去，虽然也挣

点钱，无奈家庭负担太重，贫困的帽子仍沉

甸甸地戴在头上，始终没有摘掉。

四弟仍在南方打工，四弟媳王妹芊不

见踪影，两扇木板门由铁将军把着。问左邻

右舍，都不知她去哪了。右舍说：“噢，你不
就是李子朝的大哥吗？你弟媳去晒场补网

了，如今她可拽了，每天不挣个三五百她是
不罢手的。几年过去，不但把那个穷帽子甩

得无影无踪，还成了村里勤劳致富的标

兵。”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忍不住

问了一句。“你看你这个李老大，我和你弟
媳是紧密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怎好打诓

语？”说话间，她就把老四家致富的故事从

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

原来，老四在南方打工，挣也挣了点，

只是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余者甚少，
想靠这些余钱致富，委实是难于上青天。王

妹芊眼见得左邻右舍的日子似芝麻开

花———节节高，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思来想
去，她终于找到问题的根子：单凭丈夫一人

在外打拼，怎敌全家的吃喝拉撒？再说，村

里的小姊妹，哪个不是起早贪黑给回港的

渔轮修补网具，哪一天不挣个盆满钵满？想
到这里，她坐不住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

晒场，加入补网人的队伍。

王妹芊本就是渔家后代，补个网织个

网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只是由于丢下的

时间长了，现在再拾起来难免有点生疏，一

个汛补下来，别人弄个几千块轻轻松松，而
她只能弄个千儿八百的。“我还就不信这个

邪了，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发

了狠的王妹芊一边抓住各种机会，恢复出

梭转梭基本功；一边拜师学技，遇到难缠之

事就向有经验的补网人和渔轮上的师傅请
教，直到完全弄通了才罢休。“功夫不负有

心人。”右舍说，“如今你那弟媳，补起网来

怎一个快字了得，不论是大洞小洞，还是新
洞旧洞，只要碰上王妹芊的神来之梭，立马

梭到洞补。正因如此，渔民们给她送了个雅

致的绰号———网娘。”

“你那弟媳回来了，我就不跟你说了。”
右舍前脚刚走，王妹芊后脚就站到我的面

前：“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一会了。”我说。

“多年不回，看来这次‘荣归故里’，有啥大

事啊！”王妹芊的语气略带嘲讽。“就是来看

看你唷。”我说。“我有啥好看的？粗手粗脚

粗面孔。”我自知不是她那伶牙利齿的对

手，赶紧岔开话题说：“听说这些年你挣大

发了？”“托党和政府的福，还行吧！”“这么
说来，你手头应该不少于这个数吧？”我伸

出五个指头。“5万？”王妹芊不假思索地答

道：“你也太小看我王妹芊了，实话跟你说

吧！你四弟挣的正好解决孩子们读书以及

家庭吃喝拉撒、礼尚往来的花销，我这几年
挣了几十万，还可以吧！”王妹芊不无骄傲

地说。“这么说来，你们家已脱贫奔小康

了？”“脱贫已是前年把的事了。今年苦苦，

明年我们打算砌个三上三下的小别墅。再
苦二年，给孩子们一人买辆小汽车，也让他

们享享城里人的福。”说这话时，王妹芊一

脸的骄傲。

“乖乖，心路不小，胆子蛮大的！”我由

衷地说。

“那有什么办法？这心路和胆子是党和
政府给的，不领情不就忘恩负义了嘛！”临

了，王妹芊还不忘幽默了一把。
回程路上，心潮难平。王妹芊的“心路

和胆子是党和政府给的”这句话，就似行进

在小康路上的战鼓声，一直在我耳旁轰响。

“网 娘”
李志勇

人在中年仍有梦。梦中常常浮漾起年少时
期的生活片断。如烟往事、交契邻里、旧时物

件，织成梦境，历历出现在梦中，仿佛一部部怀

旧短片，唤醒为尘俗、为琐事封存的记忆。
梦中，多次出现那座绿皮邮筒。那座墨绿

色邮筒啊，旧时玩伴瞻窥世界的窗口！
每个灵魂与生俱来都有走向外面世界的

冲动，都有到陌生世界寻幽探秘的渴望。乡土

生长的孩子，在巴掌大的天地里翻筋斗、找乐
子。可谁会缺失那份冲动和渴望呢！更何况孩
子们天性好动，满脑子都装着好奇。

夏日酷暑，毒辣辣的日头，黄狗躺在浓阴
里，伸长舌头，咻咻粗喘。榆枝间的蝉儿知了知

了不惜命地嘶鸣。疯够了、玩累了的伙伴们意
兴阑珊地躲进房屋或是高大榆树的阴凉里，眼

巴巴地盯着热浪滚涌的黄土路面。耐着性子等
待那位穿着挺括绿色制服、操一口侉腔的丁师

傅蹬着绿色自行车由小渐大，一路扬尘而来。
丁师傅走进邮政代办所，缓缓地从脖子上

取下湿漉漉的白毛巾，拧下一摊汗水，在张奶

奶递过的搪瓷面盆中反复淘洗拧干，不紧不慢
地凑向脸盆，把脸浸在盆中，忽地抬起头，举起手中的白毛巾，

仔仔细细地揩净每一滴汗珠。平静而舒缓地吐出一口长气。小
心翼翼地把报纸一份份地点数给张爹爹，然后转过身去，谨慎

地从车架间三角形绿色帆布袋里掏出一沓信件。
警报解除，伙伴们这才呼拉一下冲进邮政代办所，围上前

去，趁着张爹爹潇洒举起邮戳盖收件邮戳的机会，争着抢着看
那些外地寄来的信件。慈祥的张爹爹笑眯眯地制止：“不要抢！

慢点看，慢点看，不要把信弄坏了。”
侉腔侉调的丁师傅慢声细语地阻止：“好了，好了，不要闹

了！”
伙伴们住了手、噤了声，瞧着丁师傅的脸色，看他慢吐吐

地解下腰间钥匙，打开邮筒下方的不锈钢盖子，神情庄重地从

绿色邮筒的深腹中取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信件，摊到柜台上，一
封封打理好，然后递给张爹爹。伙伴们围上去，趁着张大爹爹

潇洒举起邮戳在邮票和信封的骑缝处盖上黑色邮戳的当口，
默默地记下邮发的地址。看着丁师傅把信件塞进车架间绿色

三角布袋子里，恋恋不舍地目送丁师傅骑上自行车离去。
现在想来，丁师傅带走的何尝只是一封封平凡的信件呢！

那是伙伴们心中一朵朵梦的浪花，是对外面世界的一个个幻
想。

乡下偏僻，通讯不发达，邮政代办所有一部电话，鲜有人
打。乡亲们和外面联络大多靠信件。绿皮邮筒成了四乡八邻和

外界联系的纽带。
邮政代办所在一方小街上。小街不大，名气挺响，历史挺

长，县志考证：当年，马玉仁将军平田整地，建一座排水闸。水

闸故址文献有记载，实物不存，但小闸口小街因而得名。数十
户人家聚集在小街经商，逐渐形成“┒”字形街道。小街有规模
较大的供销社，有县商业社的门点。小街逢集，早年逢“5”，后

改为逢“2”、逢“7”。逢集之日，人流如潮，蔚为壮观。周边乡亲
把田里长的、圈里养的，拿到集市售卖，贴补家用，买来生活日

用品。

赶集的人们，顺道寄信，把对远方的思念，塞进邮筒。

那座墨绿色邮筒是我最初文学梦想的发源地。

到了文学爱好初萌的年龄，街角的绿色邮筒已经比我矮

了，墨绿色逐渐斑驳、锈蚀。伙伴星散，不再成天围着它转。我
的文学梦却一天天滋长。

第一次投稿，绿色邮筒似乎不再亲密，而像一个拒人千里

的陌生蛮汉，怀着十二分紧张，忐忑地靠近它，将稿件摸摸索

索地送入投递口，投下人生最美好的期望，也投下一场瑰丽的
文学梦。

现在，每当发电子邮件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那座斑驳锈

蚀的绿皮邮筒。

小
街
，有
座
绿
皮
邮
筒

赵
连
军

扳罾，就是将网具放置水中，待鱼类游到网的上方，
及时提升网具，再用抄网捞取渔获物。目睹鱼从水中被

捕上岸，那可是其乐无穷。
我的家乡千秋镇毗邻射阳河，是我省境内最大的天

然内陆河道，河面宽度一般在一公里左右。千百年来，这

条河蕴育着无数神奇传说，也积淀了深厚的扳罾文化。
在人们的传统记忆中，扳罾都是在小港小沟等内河

里进行，因为那里搭罾方便，又不费多少钱。上世纪末，
在射阳河千秋大桥上游两公里处，附近村民突发奇想，

竟然在一公里多宽河面上建起一座大罾，这座大罾仅网

具覆盖的水域面积将近 20 亩，网具加上揽绳的总重量

超过 2吨。
如此笨重的大罾怎么扳得动，扳在罾具内的鱼货又

怎么取上岸？好奇的人们一下子从四面八方涌来看个究

竟。原来，“扳不动”的担心是多余的，大罾用的是机械动

力，自动拉网出水。人们只是乘上小船到浮在水面的大
网里，用小网兜将大网里鱼捞起放进船舱里就是了。

流淌千百年的射阳河，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也给扳
罾的游人带来丰厚回报。记得大罾刚开捕时，常常一罾

就能扳到几十斤、上百斤的渔货。前来扳罾的游人剧增，

出现拿号排队等待扳罾的“壮观”，遇到重大节日常出现

一号难求的状况。

尽管在射阳河上搭建大罾的花费不菲，但是高额收
益的诱惑强烈吸引着一个个投资者。一座大罾投资额从

几十万元节节攀升至一百多万元。投资者仍然层出不
穷，河面上的大罾年年增加，涌现出了开明、阳河湾、千
秋、蒲港渔村等多个扳罾游乐区，游人将扳得的渔货就

地加工食用，新鲜的河鱼加上甘甜的河水，加以丰富的
调料，鱼咸、鱼汤十分鲜美，让人唇齿留香。

由于罾具密度剧增，严重影响了射阳河的通行和行
洪安全。近年来，沿途罾具已被全部清除，扳罾也随之成

为人们的记忆。相信，随着旅游的深度开发，作为游人喜
爱、拉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扳罾经济”，在政府部门的合

理规划下，一定会重整旗鼓，再振雄风，还游人的乐趣。

扳罾轶事
董素印

再次与陆海泉老师相见，是在今年 10 月 3 日的高

中同学聚会上，我与他分别整整 40 周年了。

我与陆老师相识于 1979 年的 9月，他是我们高二
（1）班的数学老师。他原在外地的一所重点中学任教，是
外校的教学骨干。他之所以要调到我校，有两个方面原

因：一是他和妻子两地分居，为了照应孩子方便；二是我

们学校距离县城相对较近。
1980 年 7 月高考，因我有“瘸腿”学科，自然名落孙

山。下半年我报名参军，自此与陆老师一别就是 40 年。

参军三年后，我退伍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我回过母校，想拜访陆老师，但原来的高中部变成

初级中学，绝大多数老师单位发生变动，尚在该校的老

师告知我，在我参军第二年陆老师就调到射阳中学。没

几年，陆老师就被提拔为学校的教导主任，1994 年，他
又被评为“江苏省高中数学特级教师”。

对于陆老师的升迁，熟悉他的人均认为这是情理中

的事。我们清晰地记得，他给我们上立体几何时，是不用
带圆规和角尺这两样教具的，他手拿粉笔在黑板上画个

圆圈或者画个坐标线什么的，方是方，圆是圆，绝对标

准；板书全部是正规的方块体，写得工工整整；讲着一口

流利的普通话，声音抑扬顿挫。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

享受，凡是做过他学生的人无不敬佩他。

与陆老师 40 年未见，同学们都深表遗憾。今年我们

兴桥中学 1980 届的高中毕业生，打算举办 40 周年师生
联谊会。在讨论联谊策划方案时，同学们不谋而合地想
到了大家所敬重的陆老师，将他作为邀请的首要人选，

我们的联谊活动地点在射阳大酒店。那天上午，陆老师

如约而至。已经年过八旬的他，精神矍铄，走路时腰板仍

很硬朗。在集体聚餐前，陆老师作为老师代表作了热情
洋溢的发言。

那天陆老师参加我们活动时显得异常兴奋，他的即

兴讲话鼓舞人心，不时赢得台下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他
勉励我们说：“你们这届同学的年龄绝大多数在五十七

八岁左右，阅历、经验正丰富，你们还年轻，仍然可以为

社会和家庭作出一定贡献！”
能与陆老师 40年后再次重逢，是幸运的。我的内心

充满喜悦。联谊活动虽然结束，但陆老师勉励我们的话

语一直萦绕在耳旁。

我的楷模陆老师
王金贵

转眼间，外婆去世已有 16 个年头。前几天，我在表弟家看
到一张外婆过 80岁生日时拍的照片，觉得那个头发花白、慈

眉善目的老太太依然活我们的身边。

外婆很善良。小时候，我经常带着三个妹妹去外婆家玩，
看到外婆将自己家烧的菜端给邻居一对老人吃，这对老人是

五保户。我听母亲说，外婆年轻的时候，遇到邻居老人做重活，

她总是叫我大舅和母亲去帮忙，并教育他们做人要善良，多做

好事。外婆的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舅舅和姨娘，他们对待
别人都很和蔼，从没和人发生过争执。

外婆很辛劳。外婆一共生了 7个儿女，为了把他们抚养成

人，外婆操碎了心。她年轻时经常天不亮就起床到地里干活。

外公患胃癌后，为了让舅舅姨娘腾出时间和精力做农活挣钱，
外婆 24 小时在外公身边，烧饭、喂药、洗衣服……外婆的辛劳

影响着我们，也让舅舅姨娘从小就锻炼出自理能力。如今，我

四个舅舅都过上小康生活。

外婆很坚强。外公岁去世后，四个舅舅提出要轮流照顾她
晚年生活，我母亲和两个姨娘也多次邀请她去住住，可是老人

情愿一个人呆在老房子里，直到 80 岁时才轮流到舅舅家居

住。外婆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老人，她没有因为疼痛难忍而哼
一声。她病危的时候，我们问她疼不疼，她却笑着说：“我不说

疼，谁会知道我疼呢？”

外婆很乐观。外婆自从不能干农活后，学会了打麻将、看

小纸牌。她和晚辈们打起麻将来，整天笑呵呵、乐淘淘，忘记烦
恼和痛苦，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外婆用她的身体力行，教会我们善良、辛劳、坚强、乐观，

她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记忆中的外婆
张建忠

大桥逶迤 王万舜 摄


